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746-75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66     

文章引用: 魏庆雪. 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6): 746-756.  
DOI: 10.12677/ass.2025.146566 

 
 

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以A公益项目为例 

魏庆雪 

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4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30日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促进妇女

平等就业，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强调要“提高妇女数字素养”。女性既是家庭的守护者，也是社会经

济活动重要参与者。县域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面临着身份的建构、解构、融合与

重构。研究这一群体对身份反思与重构的过程，展示她们如何在数字就业新形势下铸造更具内在张力的

自我与社会身份，不仅是对女性身心成长的关注与理解，更是为探究数字时代的女性身份重塑提供了现

实意义。以A公益项目为例，深度剖析县域女性从角色困惑引发身份焦虑，到她们在数字职业初识与适应

阶段的身份迷思与调试，再到在公益项目支持下身份认同的唤醒与重塑过程，展现了在内外部互构、主

客观耦合之间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历程，生动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女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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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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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explicitly states the need to “promote women’s 
equal employment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emphasizing the im-
portance of “improving women’s digital literacy.” Women are not only guardians of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As a unique group, county women face the 
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ident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mong this 
group, showcasing how they forge a more internally dynamic self and social identity under the new 
conditions of digital employment. This not only emphasizes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for women’s 
mental and physical growth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reshaping of 
women’s identities in the digital era. Using Project A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deeply analyzes the 
journey of county women from role confusion leading to identity anxiety, through the phases of initial 
re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to digital careers, to the awake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sup-
ported by the public welfare project. It illust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identity recognition as 
an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the coupling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le-
ments, vividly reflecting the power of women in the digita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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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就业乃民生之本，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而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促进了更广范围的人群搭上数字快车，同时

推动了数字就业机会下沉。县域作为稳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县域范围内的数字就业不仅为当地居民提

供新就业机会，更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源动力”。近年来，数字就业基地在县域的纷纷落地为女性提供

了全新的就业机遇，帮助县域女性实现了在地就业与经济独立。 

2. 问题的提出 

县域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既是家庭的守护者，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传统观念常

常将女性局限于家庭角色，使其在职业选择与发展上受到压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逐渐参

与到数字就业中，但她们在进入这一新领域时，往往会遭遇角色的困惑与身份的焦虑。在这样的环境下，

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的角色，成为她们面临的重要问题。而 A 公益项目是一项旨在通过引入数字就业机

会、提供数字技能培训等，帮助县域女性获得就业机会的社会实践。调查发现，该公益项目自 2019 年启

动以来，项目覆盖下的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从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到对自我身份与群体身份的觉察，

再到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即“从身到心”都发生了积极转变，同样也说明这些县域女性完成了身份

认同的建构过程。项目落地仅短短 3 年多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女性个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适应客观外在的结果？还是该公益项目的赋能与效果强化的结果？抑或是是内外部互构、主客观

紧密耦合的结果？回答好这一问题，不仅为更多县域女性跳出身份桎梏提供经验，而且为探究数字时代

这一宏大议题下的女性身份重塑提供了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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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献回顾 

3.1. 女性数字就业 

数字职业不是某个具体职业称谓，而是以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为表征、体现数字经济业态的一个职业

范畴[1]。针对女性数字就业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宏观视角或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了数字职

业为女性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宋月萍指出数字经济增强了女性就业的灵活性，可以突破地区、家庭、工

作地之间的物理限制，拓宽其工作生活场景。但数字性别鸿沟的存在使得女性在新领域、新职业的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阻碍女性在数字信息领域的发展和女性就业渠道的拓展[2]。李建奇通过定量研究发现

数字化通过激发女性社交技能优势、削弱男性体力技能优势等体现出就业促进的女性偏向。也有部分研

究针对女性的特有身份或女性特点指出了女性数字就业的好处[3]，王军等发现数字经济更偏向提升已婚

女子劳动参与，利于缓解已婚已育女性的“母职惩罚”[4]。刘翠花等认为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女性凸显其

独特优势，有助于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女性的细腻、耐心、善于沟通等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所重视的沟

通、分享、连接等特点吻合[5]，加速“她时代”到来。阿里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

了女性劳动参与率，拓宽了女性的就业选择面，尤其是增加低学历女性的就业规模。对于农村年轻女性

而言，班涛等人认为通过参与数字劳动这一非正式的劳动形式，能够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

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6]。 

3.2. 女性身份认同研究 

关于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内容较为集中，现有文献聚焦于剖析文学或影视作品的女性身份认同、城

市化进程中女性与市民文化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打工妹”身份认同问题、

女性外卖员在新媒体实践中的身份建构与职业认同等。不少研究还从女性的性别角度出发，认为现代女

性意识觉醒，女性会努力追求和男性相同的地位，但在权力和社会角色的期待下，仍然跳不出性别角色

的桎梏，在追求平等和社会角色之间形成矛盾的自我[7]。刘昕怡等发现女性身份建构过程再现了现实社

会规范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反映了父权话语体系与现代女权意识间的博弈[8]。 
身份建构“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9]。身份建构的研究发端于身份认同

的研究。孙来勤指出人们身份的形成其实就是被社会建构的过程。身份构建问题并非隔离而孤立，既可

以从各种社会思潮研究某类群体的身份构建过程，如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种族意识等，又可以从社

会生活，如就业政策、教育培训等事件中探究身份被建构的过程。林晓兰等指出身份具有先赋性身份与

后致性身份的区别，也就是说，身份会随着自身经历与所处场域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变化，但是认同是否

能随着身份的变化产生同样的变化，则要关注个体是否从心理层面去接纳和认可、直至从身到心完全确

认身份的转变，这是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10]。如果先赋身份在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受到巨大冲

击，他们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发生认同困惑与危机，而如果人处在社会思潮冲击剧烈、社会生活转变大的

环境中，身份认同就容易发生剧烈变动，从而出现身份认同困境，这是身份进行解构与再建构的前提。

张丽敏等从符号互动论视角出发，指出可以通过自我内部互动与外部互动完成身份构建[11]。葛彬超等从

青年的角度出发，认为其身份认同是一个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是“认异–求同–聚类”，而这三个

步骤是自我、群体、文化认同的统一[12]。薛松远认为认同建构是一系列自我定义和身份建构不断修正的

过程，并且身份建构包括主观与客观二重性[13]。 

3.3. 县域公益慈善 

县域公益生态尚未健全成为普遍共识。现阶段，公益类社会组织和公益行业中的其他主体对县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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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态认识不够，缺乏公益生态的意识，同时县域公益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设施和要素不够充足[14]。 
有学者认为对后发地区的脱贫与发展帮扶视为国家主导的系统治理工程[15]。有学者提出对县域欠

发达地区的脱贫工作可以发挥“第三方”帮扶功能，即通过以企业、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消除贫

困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16]。相比政府的输血式帮扶，企业等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规律，对县域等欠发达

地区进行造血式帮扶，更具可持续发展意义[17]。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有利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8]。 

3.4. 文献述评 

既有研究在三个维度存在不足。其一，数字就业研究多聚焦宏观效应，虽肯定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规

模和质量的影响，以及对女性就业的灵活性赋能，却缺乏对县域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微观身份重构的考察；

其二，虽然对女性的研究范围宽泛，但针对县域女性这一群体，尤其对在数字就业背景下的县域女性群

体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此外，现有文献对身份建构部分的研究，大多热衷于运用符号互动论等身份认

同理论进行描述性的分析或解释，建构本身就应是连续性的一个过程，而文献对建构的过程性或阶段性

突出不多。此外，现有研究尤其强调通过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完成了身份的构建和转变，诚然，主观能动

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客观外在环境的改变力量或赋能力量也不可小觑。也有部分文献提及到了客

观外在的影响与作用，但是将客观外在仅仅作为一个静态的、宏观的、背景性的要素，几乎没有文献提

到客观外在对个体身份建构的主动性力量，比如在充足的公益慈善元素的介入下，外在对个体的身份改

变的帮助作用。内外部进行实质性的互动、动静态实现要素互补、主客观真正实现耦合才能顺利实现身

份转变和建构；其三，县域公益研究多停留于生态缺陷描述或“第三方帮扶”功能论证，尚未与数字时

代身份建构议题产生对话。 
因此，本文以公益项目为观察棱镜，揭示数字就业中县域女性如何通过技术实践、符号互动、公益

价值内化等突破传统身份桎梏，实现从“边缘依附者”到“数字创造者”的身份跃迁，这不仅是丰富了身

份认同的理论研究与创新了研究视角，更是为数字时代女性身份重塑提供现实意义。 

4.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4.1. 理论框架 

身份建构的理论渊源大多来自身份认同的理论。身份认同一词源起于拉丁词“idem”，有“同一、相

同”之意，随后发展为英语中的“identity”，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身份、本身”，是对自我的认

知，也就是认清“我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的事物的认知，即在群

体或社会层面的认知，回答的是“我属于哪个阶层”或是“我们是谁”的问题。故而学界对身份认同问题

的研究基本都从这两个维度展开。在自我身份认同这一维度，有三大主要理论，一是奥尔波特的自我发

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的人其自我状态经历了生理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心理的自我的三个阶段；

二是 Mead 的符号互动论，该理论基本观点是，事物在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被赋予意义，还说明了“符

号”是基本概念，能代表关于人的某种意义的事物，包括语言、动作、文字，甚至是某些特定的社会情景

等；三是 Marcia 的自我同一性理论，以“探索”和“承诺”为变量对自我同一性进行定义，“探索”展

示了身份个体在同一性形成过程中，对诸如职业抉择、社会角色选择等问题产生迷思，而“承诺”是对

面临的选择做了回答，并对其赋予时间和精力[19]。在社会身份认同层面，Henri Tajfel 指出了个体因为归

属于某个群体知识或因其群体成员身份会感受到价值和意义，并认为人们会通过社会类化(将自己划归为

某一群体)、社会比较(对比自己认同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积极区分(所属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地方)这三个

方面实现社会认同。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具有社会属性，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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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在社会中得以建构和完善[9]。 
本研究通过整合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理论，并援引我国学者张淑华关于身份认同具有层次性的理论，

构建解释县域女性身份建构的递进框架。奥尔波特的自我发展三阶段(生理–社会–心理自我)提供纵向

解构基础，揭示女性从身份束缚到价值迷茫的断裂过程；Mead 的符号互动论构成横向调试，阐释数字职

业符号重塑认知的意义网络；Marcia 的探索与承诺机制形成动态重构路径，解释女性通过技术实践实现

职业锚定；Tajfel 的社会认同三过程(类化–比较–区分)构建群体动能转化机制，推动个体困境升维为集

体身份优势。四重理论层层嵌套，既呈现身份解构的危机根源，又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下边缘群体突破传

统身份枷锁、实现公私领域身份交融的内在逻辑。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以下理论框架(如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 1. 理论框架 

4.2. 项目介绍 

为了让更多乡村人口搭上数字快车，让更多数字就业机会实现下沉，由浙江某集团、浙江某公益基

金会等联合发起的 A 数字就业公益项目应运而生，A 项目秉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核心理念，为

欠发达的县域引入数字新产业，着重吸纳乡村女性、返乡青年、残障人士等群体，并培育其数字技能，

带动就地就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A 项目已在中西部县域落地 17 个数字就业基地，

帮助数千名县域女性实现了在地就业与经济独立，持续推动欠发达县域实现乡村振兴。 
特别的是，项目及项目发起方孵化县域企业出于为其“造血”和“赋能”的目的，为县域企业链接项

目资源、引入业务订单、提供培训补贴，帮助企业拥有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能力。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正

是一家由项目公益平台孵化的县域企业的数字就业女性，本文提到的 A 企业也正是该公益项目孵化产物。 

4.3.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范式，深入被访者工作场域和具体情景之中，通过倾听她们所述故事与经历来理

解其内心世界。笔者于 2024 年 6 月至 8 月之间，对 7 位参与 A 公益项目的县域女性(同时也是 A 项目的

孵化企业的员工)进行了访谈(如表 1)，收集了她们的第一手口述资料。此外，笔者还收集了相关文档资

料，如项目报告、培训手册、项目相关的数字就业调研材料、公众号推文等，以此作为补充材料来丰富

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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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阶段，对转录文本进行反复阅读与编码，此过程注重发掘受访者的主观体验，并力求客观地

反映 A 公益项目对其身份认同建构的影响。研究严格遵守伦理准则，确保所有受访者的信息保密，并获

得了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以保障研究的合法性和伦理性。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姓名 年龄 学历 是否本地人 入职时长 业务/职位 备注 

ZYJ 29 本科 是 三年半 论文标注 / 

ZCJ 33 初中 是 9 个月 高德标注 残障宝妈 

LYE 30 本科 是 两年 高德标注 宝妈 

MY 29 本科 是 两年 大模型 / 

YZ 37 本科 是 三年 8 个月 管理层 宝妈 

QJH 32 本科 否(邻县) 一年 业务讲师 / 

ZWT 35 大专 是 半年 高德标注 残障人士 

5. 身份认同建构过程 

身份认同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微观层面诸如身边的朋友、亲人、同学等，中

观层面的社会项目、公益组织等，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就业政策、福利政策、社会文化等。除了客观外

在的影响，女性个体也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身份建构。主客观的耦合之间让女性产成了从身到心

的巨大变化，完成了解构到再建构的全流程。 

5.1. 返乡归县：社会规则与角色冲突的双重压力下的选择 

5.1.1. 社会的隐形规则与排斥 
女性在劳动市场处于劣势地位，表现为就业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不对等[20]。被访女性大多都是

曾经在大城市有过工作经历，但是因为难以承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工作压力等选择了回到县城。“我

之前在西安的一家小公司做 UI 设计，因为是小公司，它的职位划分不那么明确，我除了做 UI 设计外，

还要做文案宣传之类的，但工资就那么多，额外给我很大压力。(MY)”职场规则中往往会去性别化，宣

扬男女平等意识，忽视男女差异，让女性承担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强度和压力，甚至还会承受更多细碎的

事务，导致职责含糊，而所获报酬和实际付出不匹配。 
女性往往会从事一些辅助性，甚至是边缘性的工作，“我 8 年前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西安的一个

证券公司，做行政。那时候一个月 2000，除去房租和吃饭钱，剩不了啥了。(LYE)”一位工商管理专业出

身的受访者提到，这样没有“技术和手艺”的专业，出来就只能干行政这类工作。女性天然比男性更细

致耐心的特点让女性囿于“行政”这类辅佐性的、简单重复的工作里面，而男性似乎更容易与一些技术

含量高、薪资高的工作挂钩。 
基于生理机能和性别的双重弱势之下的残障女性在就业市场更是面临更多的限制、歧视和排斥。一

位残疾人宝妈反映，“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食堂后厨给人家洗碗，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不高，干了三个

月，手都洗破了特别痛，实在坚持不下去就没干了。后来又去西安私人厂里上班，在里面做那个水晶象

棋，环境很差，住宿条件也很不好，身体本来又不好，干了半年又没干了。(ZCJ)”由于学历不高、宝妈

身份、残疾的生理条件，种种不利条件汇集，导致就业低层化、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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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受访女性大多都是本县人，她们毕业后基本都会留在大城市寻找出路，陌生的环境、不稳定的

关系，以及社会的隐形规则，形成一股排斥外推力量，使其处在就业市场中的边缘化状态，让她们迷茫

且没有归属感，甚至产生飘零之感，不知道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陷入“我是谁”、“我为什么要

做这份工作”内耗，难以形成自我认同和所在圈层的认同。 

5.1.2. 角色冲突与身份焦虑 
当人拥有多重身份，而在同一情境中同时被激活两个或两个以上时，有可能会产生身份认同失败或

身份挣扎[21]。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例如女儿、员工、妻子或母亲等。社会或家庭对某一特定

角色呈现期待时，可能会引发期待角色与现有角色之间的冲突，比如当女性即将成为或已经肩负起“母

亲”这一角色时，她们通常会因为生育或照顾孩子而选择回归家庭。有受访者表示，“我老公要外出打

工，而他的母亲有智力残疾，没有办法，我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ZCJ)”在

这种情况下，孩子与工作往往难以兼顾，此时母亲角色也往往会替代工作角色，女性心里的天平会偏向

孩子。“我妈妈身体不好，我之前在深圳工作，离家很远，我担心妈妈如果有什么状况不能及时赶回来。

(MY)”“我因为要结婚，我就从西安回来县城了，2022 年我在这边生的孩子，自己又带孩子。(LYE)”
可见，作为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等家庭角色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工作角色。这种角色冲突不仅体现

在个体选择上，还深植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之中。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应当优先承担家庭责任，

这种预期无形中加剧了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抉择难度，同时也容易导致女性身份认同难以协调和

整合。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根深蒂固，虽然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平等意识，不会刻意强调“相

夫教子”，但是传统观念会让女性顶着扮演好双重角色的压力。而且随着教育的越来越“卷”，关注孩子

的教育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孩子后来上学，我们就到县城里来，要租房子，全家就靠老公一个人挣钱，

那段时间我身体又不好，我有点抑郁了。(ZCJ)”经负责人反映，项目所在县城的普遍情况是，许多女性

在农村生完孩子后的几年会搬到县城来，因为县城教育条件会优于农村，这也导致县城有许多陪读宝妈。

经济压力逐渐变大、生活单调、社交圈窄等一系列困难也是这个群体常常需要面对的，是继续当个全职

宝妈？还是找份工作？找工作又该找什么工作？这些问题加剧着这一群体的心理负担，这一过程也是她

们身份割裂且难以统合的阶段。 

5.2. 身份迷思与调试：数字职业的初识与适应 

5.2.1. 身份迷思：初识家门口的数字职业 
出于各种原因从大城市回到县城的女性，回到家的女性有时间做好母亲、女儿、妻子的角色，但是

如何实现职业角色是她们面临的问题。数字就业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区别于传统行业的职业特征让许多

女性可能产生陌生或不安全感。 
迁移行为可以由推拉理论解释，即女性去往大城市还是回到县城的迁移行为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

地的拉力共同影响的结果。女性原先工作的大城市虽然具有更多就业机会、更优越的生活设施，但是受

到生活成本大、社会压力重、存在歧视与压迫等负面影响，而县城拥有更亲和的社会关系网、更低的社

会成本、更一致的地域文化，但工作机会少、基础设施短板多等多种不利条件，推力与拉力形成博弈，

两种不同场域的冲突与矛盾让这些女性产生认同的模糊与不稳定状态，女性不由得生出“我是谁？我该

何去何从？”的对自我和社会身份的困惑与迷思。 
博弈之下，有些女性选择回到了县城，回到县城虽然满足了女性对熟悉地域的认同，但是同时也会

面临社会关系网的更新，“我在外地上学的，之前工作也是在大城市，回到县里其实没什么朋友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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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社会关系网实际属于资源配置的一条路径，由大城市回到县城，大概率会面临旧有社交圈的疏离

和新社交圈的更新，意味着之前所积攒的亲密关系或人脉资源可能也会付之东流。而社会关系网络关乎

群体认同，告别旧的社交圈就是告别旧的身份，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形象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示人，可能成

为新的身份困惑。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县城，寻找自我与更新自我认同成了新的议题。 
A 公益项目孵化的企业正是在充分考察当地就业状况的基础上，出于为县域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

体提供就业机会的目的而成立，让县域女性能够实现家门口的数字就业，大多数女性受亲朋介绍或者通

过招聘网站了解并进入到这个数字职业队伍中，但数字融入并非易事。数字就业的女性员工初上手时面

临着不熟练的问题。多位女员工提到“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啥也不懂”、“练习业务常常出错”、“刚做

的时候速度很慢”、“我怕自己做不好”等。告别旧职位或旧身份，迎接新职业和新身份，这阶段是解构

原有身份又探索新身份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身份认同的混乱与迷失。构建新身份是回应“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一系列体验，当这种连续性被外部困难、挫折打断时，其解构后的身份

认同就难以继续重构，进而产生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感、割裂感和游离感[22]，形成一种身份危机。 
A 项目所具有的数字性质，在为部分女性带来困惑的同时，也让部分女性重新审视一虚一实的二重

世界里的自我[23]。“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2020 年公司派我去参加人工智能世界大会，我见识到了科

大讯飞的一个实时翻译，翻的很牛，要是让我来翻应该翻得浅显。(ZYJ)”不同于传统就业，数字职业让

她们告别了之前的行政职员、私人厂打工妹、代课老师等身份，看到了人在数字时代的全新定位以及数

字技术赋予的新身份。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再囿于传统身份和传统角色，而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和自我建

构性，通过数字劳动实践铸造更具内在张力的自我身份，在数字场景中为社会创造价值。 
在这一阶段，身份危机与对新身份的憧憬并存，这一阶段充满迷思、摇摆和不确定，同时也孕育着

重塑自我认知的契机，是被数字浪潮裹挟而去，还是在数字化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并构建富有弹性和

创造力的新身份呢？这是个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对自我身份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的重要历程。 

5.2.2. 身份调试：内外互构与交融 
在女性身份反思与重构的重要历程中，要经历身份的不断调试，这一阶段是女性向内自我探索与 A

项目紧密扣合女性成长需求的共同过程。 
目标感和使命感引导女性身份变化。A 企业根据员工的总体特征和知识能力结构，结合科学的晋升

渠道设计了清晰晋升路径。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一职位而言，职业层次由低到高包括标注员、质检员/
组长/培训讲师、项目经理、基地主管，职业层级清晰，能否得到晋升大多依管理能力与业务水平而定，

除了有管理岗晋升路径，平台还会不定时给予优秀员工参加国际会议、集体总部会议等机会，就像受访者

提到“可以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清晰的上升通道与激励机制引导女性在职业上有目标感和上进心，此

外，诞生于慈善项目、嵌入县域社会的 A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强调更强烈的价值导向，在更大范围传

递公益价值。公益慈善是 A 企业的基因，流淌在企业血液与文化之中，企业的慈善文化与社会使命也会影

响每一位女性员工，推动她们重构“我是谁”、愿意成为何种角色、达到何种地位、想要何种生活方式。 
数字劳动的实践也会促进身份改变。认同和参与的循环互构不断强化认同并促进认同持续性。对于

数字就业员工而言，数字技能与素养状况至关重要，是影响其职业过程与工作晋升的关键因素。A 公司

非常注重对员工的数字技能及素养培养，部分女性由于长期待在乡镇，信息闭塞，专业有限，让她们容

易丧失信心，一次次练习失败挫伤积极性。针对大部分女性“感觉自己做不好这份工作”的不自信，面

对她们刚上手状况百出的困难境遇与角色认知模糊，A 公司配备讲师并针对不同数字技能素养的员工进

行针对性的培训，“他们很耐心教我”、“学习 python 做一些高级数据筛选”、“我还被推荐为大模型

项目组的组长，虽然一开始也有压力，但是他们很耐心培养我，我很快就能胜任。(MY)”员工们通过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66


魏庆雪  
 

 

DOI: 10.12677/ass.2025.146566 754 社会科学前沿 
 

复练习，在一次次失败中被鼓励，并在每一次成就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一过程表现为非线性的进

步模式，其特征为波浪式的上升趋势。在此过程，员工不断提升自我效能感，即“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

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24]自我效能感的增强不仅促进个人能力发展，也强化

着她们的自我认同感。 
由于 A 企业的招募对象是女性、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所以大部分员工之间具有相似经历和共同话语，

企业为这些受益对象提供了一个“镜像”环境，让他们能在“镜像自我”中探寻自我身份。A 企业的一

位残障女职工提到公司对残疾人会放开学历限制，本县的许多残障女性被公司残障员工推荐招入，“我

当时是被 xxx 推荐来应聘的，她比我身体残疾还严重，但是特别阳光开朗，她工作完成的很好，还经常

鼓励我，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和她一样。(ZCJ)”在这里，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平等劳动来重新审视生活，

重新认识身份价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找到自身的归属感。个人在进行自

我身份探寻和构建过程时，会受周围或他者的影响，就像一个“镜像自我”，残疾人同事的鼓励和“以身

作则”让这位女性被访者看到自身可能性，不断修正自我认知，加速自我认同。 

5.3. 巩固：身份认同的唤醒与重塑 

5.3.1. 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 
在项目的引导和帮助下，女性渐渐完成了身份的调试，自我身份不断清晰起来，形塑起新的自我身

份认同。女性不再是只为谋求一个职位，而是发展出对事业的追求和自我的超越，“你看我们这里的姚

总，从一个小组长到业务板块负责人，现在已经是咱们公司合伙人了(QJH)”。除了事业的追求，积极身

份的重塑也可能体现在外显的外貌变化上。身体是女性的一种外显符号，穿着打扮的变化也反映了某种

心理的变化，“残疾人宝妈第一次在年会上穿很漂亮的小裙子”、“生完孩子一年多没买化妆品护肤品，

上班了就开始打扮得漂漂亮亮”，这些外在形象的变化突破了以往刻板身份，也代表着身份形象的重塑，

对美好外在形象的追求也会提升她们的幸福感。此外，有访谈者提到自己下班会让老公开车来接自己时，

开着玩笑说“俺是赚钱的，敢不接我”，对家庭地位的自信以及外部对自身价值感的肯定，进一步更新

她们的身份认同，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平等对话的机会。 
当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身份时，个人往往在这个身份的框架内来感知周围的世界[25]。被访女性提到

“之前有段时间我的全部社交都是家庭，加上经济压力和身体不好，都要抑郁了(ZCJ)”，被家庭桎梏约

束的女性所能感知到的世界范围只有小小一方家庭，当她们走进新的一方天地时，让之前不可替代的生

物性母职身份转向一种新的社会性母职身份，“之前马路上到处都是留守儿童，现在许多女性回来不仅

担当起母亲角色，还能做好咱们的工作(ZWT)”、“父母孩子有个啥头疼脑热的，我们还能及时赶到。

(LYE)”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或母职身份实现一种平衡与相融，让她们在做好母职或家庭身份的同时，也

能“做我自己”、“追求我的事业和理想”。从家庭领域延伸出来，并非意味着她们失去了与家庭“私领

域”紧密联结的“情感”，她们还是不可或缺的母职或家庭身份，只是将这份情感延伸到了公共领域，从

原有身份中解构，溶解后整合为一个具有更多意义的身份，实现了身份交融。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女性的数字劳动实践在数字世界的可视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可能。“我们团队

做出来的产品上线了 xxx 大平台，我偶然一次在那个平台上刷到，发现是我们做的，很有成就感。(QJH)”
这份成就感也会加速实现群体认同，强化了数字就业的县域女性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的群

体认知”，唤醒了群体共同体意识，而群体类化与认同也会维系和巩固自我身份认同。 
此外，项目还会推荐优秀的员工去更好的平台，并且对员工寻求更佳职业机会持开放态度。负责人

提到“有些离职的员工有在我们这工作的基础，现在大城市完全融入白领工作，这是我们孵化学员的一

个成果。”项目就像一个跳板连接着女性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使女性的身份得以扩展，促进她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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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发展。项目的初衷绝非拴住女性，在为部分女性提供“回家”的避风港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能

“离家”高飞的翅膀。不管是留在县域实现身份价值，还是出去实现身份扩展并探索更多可能性，其核

心都在于帮助女性建立对自我的清晰、稳固、夯实的认知和信心，在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

自我身份认同。 

5.3.2. 集体归属感的建立：情感流通与公私领域的交融 
“去年年初，公司招人，我把我老公也叫回来干这个(LYE)”、“这是我近几年来最稳定的一个工作，

工资也不错，希望更多像我这样身体残疾的朋友来这里工作。(ZWT)”推荐更多朋友或亲戚加入无疑是强

化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佐证，也是一种群体归属感的体现，而这种群体归属感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接纳、

认可与拥抱。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中提到，符号是基本的概念，能代表被赋予某种意义的事物，比如语言、口号、

文字、举动、场景等。项目的公司名和“Idol”发音相似，寓意每位女性都能做自己人生的 idol。这反映

了公司最深层的价值取向与情感期待，是女性实现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共同符号，对于群体的凝聚和

延续有着重要作用。公司名及其代表的情感期许流动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并加强了集体记忆的力量。 
场景也是符号的一种，而外部空间场景对个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生活

世界是自我认同的空间来源，要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有对应认知、理解和建构的外部空间。A 项

目在具体的场景设计中富含女性特色的“私域”元素，建造了女性专属房间和孩童玩乐场所，设有“女

性之角”为女性提供姜茶、卫生巾等基本福利，满足其哺乳期需求等。办公场所设有“儿童活动室”，里

面配有孩童阅读绘本、玩具，以及负责照看小孩的幼师等，女性可以带着孩子来上班，减少女性抚育的

后顾之忧。调查发现，“宝妈”群体组成了数字就业中最稳定、最具职业性的中坚力量，这与充满母子关

怀的场景设计、长期的需求供给离不开。 
A 项目这一系列的场景设计，还将公领域与私领域连接，将家庭元素设计在工作领域，创建环境熟

悉感，也创建了情感流通的场域，女性可以在工作之余谈心、话家常。被访女性大多数都提到“这里有

着大城市欠缺的松弛感，待久了人也松弛舒服了(QJH)”，县城的松弛感、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情怀、一

方水土的文化一致性、生活方式、社交范围等这些共同的情感体验构成了情感共鸣，公司同事们之间建

立了新的友好社交圈，同事们一起过生日、表演节目、分享零食等，“同事不再像大城市里的过客，在这

里大家都是朋友。(MY)”身份建构本就是情感互通互动的过程，而情感在此场域里流通，那些相似的情

感体验和情感共鸣被吸纳和绑定在一起，划清了一个“集体”的界限，这就由原先的“群体”进化成了

“集体”，而内部的沟通交流、情感磁吸等一系列情感交融形成了“凝聚力”，不断加深着“集体”的概

念，强化着“我们所属”的边界感。 
可以说，县域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遵循解构–调试–重构的动态逻辑。解构源于生理性(身体束缚)、

结构性(城乡资源失衡)与文化性(性别规范偏见)压力的叠加，如残障宝妈因身体限制与母职捆绑陷入价值

虚无；调试通过符号系统重构实现转化，比如数字职业头衔消解性别标签、重塑母职意义、集体叙事赋

予劳动社会价值，在这其中，公益介入发挥杠杆作用，空间设计缓解公私对立，公益使命的价值传递塑

造利他认同，与外界资源链接打开上升通道；重构依托技术赋能、公益共同体与制度创新的螺旋互构，

最终突破传统身份枷锁。这一机制揭示，身份转型是技术实践、符号互动与制度变革交织的非线性过程。 

6. 结语 

身份认同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完成身份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不仅会发生显而易见的行为变

化，还会从内心深处改变、接纳与认可，清晰认知到“我是谁”与“我们所属”，愉快拥抱新身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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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新价值。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体探寻内在需求与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外在客观主动耦合个体、

实现内外部要素互动的典范。 
女性身份的重塑与建构过程，从性别层面来看，是一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呐喊，从社会层面上

看，是跳出了“贤妻良母”和“私域守护者”桎梏的新社会角色，从人权意义上看，是对女性独立意识和

人格的充分演绎。一方面，A 项目让女性走出原先的狭小一方空间，重新认识并发掘她们的女性力量，

让她们去更广阔的领域中充分发挥其美、善的特质，帮助提升自信和价值，扩展视野和精神高度，帮助

她们将对家庭的爱与责任扩展到更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女性在探索并重构身份时展现出主

动性与自觉性，她们不仅是社会变化中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塑造自身命运的主体，她们通过不断的

自我反思与实践，寻找与自己内在需求和外部现实相契合的新身份定位，在个人成长的同时也为数字时

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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